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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式治理：乡村产业集群再发展的实践逻辑*

雷 贵

摘要：发展产业集群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方式，但其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挑战。本文以集群式

治理为核心概念，构建“主体互动－空间调控－赋能集体－聚集创新”的分析框架，采用案例研究方

法，以郭家坝镇脐橙产业集群发展为案例，详细阐述该镇以“四季有鲜橙”为核心的脐橙产业集群再

发展的实践过程及其治理逻辑。在产业集群发展面临内外部困境时，地方治理主体通过整合利用地理

资源、强化村社集体力量和重塑产业竞争优势，实现产业集群发展由衰转盛。该案例表明，乡村产业

集群再发展的关键是有效的集群式治理，包含政府统筹、村社集体和农户积极参与、专家团队支持、

市场反馈等多方面。其中，多元主体互动形成集群式治理共同体，通过空间调控实现地理性集聚效应

再生产，通过赋能集体实现社会性集聚效应再生产，通过聚集创新实现差异性集聚效应再生产，促使

内外部相关主体与要素集聚，从而推动乡村产业集群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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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中，产业兴旺居首位。其中，产业集群被视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有

力抓手（李二玲等，2019）和助推器（王薇和李祥，2021）。产业集群具有多重效应（尹成杰，2006），

如降低农户经营成本（陈靖与冯小，2019）、助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郑风田和程郁，2005）

和提高农业整体规模效益（李春海等，2011）等。但是，特定地理条件形成的部分产业集群的发展存

在风险，持续发展能力不强，出现路径依赖、要素流失、创新能力下降（田明和樊杰，2003）和价值

链“低端锁定”（胡大立，2016）等问题，产业集群效应弱化，产业集群发展陷入衰退。因此，如何

实现产业集群稳定持续发展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议题。通过集群式治理推进产业集群再发展（王薇和李

祥，2021），增强产业集群发展韧性，是实现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关于通过集群式治理推进产业集群发展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集群式治理

的外部视角研究认为，产业集群是因经济规模性和外部性、区位优势和路径依赖性而形成的。集群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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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强调外部环境治理，包括集群负外部性治理（郝世绵，2007）和集群供应链环境治理（左志平，

2012），通过外部环境整体治理为产业集群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前者包括产业集群外部关系的产业链

治理、构建共享市场平台与技术平台、降低集群成本和增强外部经济性等（张小蒂和曾可昕，2012）；

后者是以产业集群创新平台治理模式，推动产业集群参与全球价值链（龚丽敏等，2012），由在价值

链中占主导地位的领先企业实现价值链协调与整合（陈军和朱华友，2008），进而提高地方产业集群

的竞争优势。在产业集群陷入发展瓶颈、制度环境建设滞后时，政府需要介入产业集群发展。政府对

产业集群发展具有引导与促进作用，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公共品供给、制度环境构建、市场秩序维

护和宏观产业指导等方面（李世杰，2013），或者通过“经营园区”方式（付伟，2023）为产业集群

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第二，集群式治理的内部视角研究认为，外部视角研究忽视了产业集群网络和内部关系的影响。

产业集群内生于信任关系、社会资本和根植性的历史文化中，内部社会的良好氛围降低了产业集群内

的学习成本，促进了产业集群各主体的联系，从而使产业集群各主体形成一个地域性产业发展共同体。

集群式治理的内部视角研究强调网络治理，强调增强产业集群各主体的关联性，从而降低相关经营主

体的交易成本，为产业集群发展营造创新氛围。集群式治理的内部视角研究主张推进社会资本治理（王

雪梅，2015），建立信任治理模式，具体的信任机制包括声誉、关系和制度等方面（李东升，2008）；

强调塑造良好的关系，包括产业共生关系（谌飞龙，2012）和关系型契约，保证产业集群剩余的有效

控制和合理分配（赵海山，2007）。集群式治理的内部视角研究重视主体的能动作用，当产业集群发

展面临风险时，治理主体采取有利于协调成员利益关系的集体行动（易明和杨树旺，2011），维系产

业集群共同利益，发挥企业的能动作用（朱华友和丁四保，2006；吴定玉等，2017）。

上述两种视角具有互补性，其中，外部视角研究强调创造产业集群发展的有利条件，内部视角研

究则注重内生力量的培养。但是，当前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上述研究大多属于静态性结构分析，

难以全面认识产业集群发展的动态变化过程。通过集群式治理实现产业集群发展，不仅要为产业集群

发展创造结构性环境，更要重塑产业集群发展内在的集聚效应，以治理推动集聚效应再生产，进而保

障产业集群持续发展。

第二，既有研究展示了集群式治理与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关系，但多偏向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微

观与中观层面的集群式治理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研究较为欠缺，尤其是现有研究未充分揭示产业集群

治理主体面对社会变迁如何利用既有条件与要素实现产业集群再发展。从动态过程视角来看，产业集

群是复杂的产业组织体系，是长期发展与积累形成的规模性地理集聚体或空间集聚体（朱英明，2003），

其本身也是产业集群再发展的治理条件与基础。产业集群治理主体通过集群式治理实践，实现内外部

资源、要素的整合，支持集聚效应再生产，从而推进产业集群持续发展。

鉴于此，本文从产业集群发展过程视角，以集群式治理为核心概念，分析产业集群再发展的实践，

展示治理主体整合内外部相关资源与要素的治理实践。本文以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郭家坝镇脐橙产业

集群为例，揭示产业集群再发展的过程，分析集群式治理如何以及为何能够实现乡村产业集群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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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理论基础

1.集群式治理概念的界定。集群式治理的概念源于因产业集群持续发展而提出的产业集群治理解

决方案。在 20世纪 90年代，经济学家Brusco（1990）将治理引入产业集群研究中，并且区分自发成

长型产业区和治理型产业区。Gilsing（2000）正式提出集群式治理的概念，认为集群式治理是集群内

相关主体为维系或强化集群持续发展和竞争优势而形成的有意识的集体行动。

集群式治理的相关研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企业主体论。企业主体论在公司治理相关理论的基

础上界定集群式治理的概念，重点关注产业集群相关企业的治理能力与作用，此类研究偏向于经济学研

究。Rittera andGemunden（2003）从企业控制角度将集群式治理定义为集群组织的一系列相关管理实践

行动。集群式治理是地方治理的一种形式，是指产业集群中围绕领先企业和配套企业的供应链治理（王

立军，2008）。二是关系协调论。关系协调论受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相关治理理论的影响，认为集群

式治理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还体现在非经济层面。Langen（2004）认为，集群式治理是指集群中各种

协调机制的组合及其相互关系，主要涉及产业集群相关企业的权力分配问题（王海光等，2009）。集群

式治理是关于集群剩余分配的一套制度安排，通过构建相应机制和制度，协调产业集群相关主体的关系，

保障集体行动的持续性（易明和杨树旺，2011）。三是集群发展过程论。前两方面的研究偏向于静态性

结构分析，但产业集群发展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从产业集群发展过程的视角理解集群式治理。集

群式治理针对产业集群发展遭遇的内外部困境，调动集体成员共同参与，以推进产业集群更新升级，保

持产业集群竞争优势，促进产业集群持续发展（陈军和朱华友，2008；马剑平，2012）。

集群式治理本质上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治理行动，是地方治理的一种形式（王立军，2008）。随着

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和集群式治理实践不断推进，集群式治理本身成为一种结构性力量。吉登斯（2016）

认为，结构具有二重性，“人们行动所形成结构同时是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具

有能动性的产业集群相关主体进行集群式治理，逐渐将集群式治理的理念内化于自身行动，改变自身

行动逻辑，使其治理行为具有集群属性，从而延伸集群式治理的内涵，并推动集群式治理应用于非产

业领域。因此，集群式治理是一种具有集群属性的治理行为，是以产业集群为对象与载体，治理主体

根据特定时空条件，充分挖掘产业集群的内外部资源，集聚和整合相关要素，促使相关集聚效应再生

产的集体行动，从而为产业集群发展创造条件和有利环境。

2.集群式治理的内涵。首先，集群式治理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集体行动。产业集群是产业与社

会相互嵌入形成的集合体。随着社会变化和产业集群规模扩大，产业集群体系日益复杂，面临诸多挑

战。仅仅依靠单一主体难以应对诸多挑战，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相互配合。集群式治理强调多元

主体参与，包括企业、政府、公共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大学和其他知识型机构等（周泯非和魏江，

2010），特定产业集群涉及农户、村社集体等主体。在不同阶段，以其中一方为集群式治理的主导力

量（胡雅蓓，2011），引领多元主体共同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形成集群式治理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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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集群式治理促进集聚效应再生产和赋能产业集群发展。从产业集群发展过程来看，集聚效

应再生产是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产业集群是产业由集聚到集群的演变过程，集聚是集群的

前提和先决条件（施昱年和张秀智，2012）。各种要素在特定地理空间聚集（周新德，2009），产业

发展获得集聚向心力（朱英明，2003），促使产业主体集聚发展和网络规模扩大（李二玲等，2019），

达到一定程度便出现产业集群现象。在产业集群形成以后，集聚效应仍会持续发挥作用，赋予产业集

群再发展能力，保障产业集群持续发展。因此，集群式治理就是通过相应措施增强集聚效应，其中的

重点在于地理性、社会性和差异性三个方面集聚效应的再生产。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产业集群持续

发展与这三方面的集聚效应有密切关系：地理因素决定经济集聚的程度（陆铭等，2019），自然条件

与资源禀赋是决定产业集聚生成的重要因素（王艳荣和刘业政，2011）。随着产业发展，地理性集聚

效应减弱，社会性集聚效应增强（李二玲等，2012），地方规则、制度和习俗等社会性因素会影响产

业集聚规模（朱英明，2003）。当产业集聚达到一定规模时，空间差异性决定产业布局模式（邓仲良

和张可云，2017）。差异化发展成为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策略，产业集群空间差异能够强化集聚效应。

地理性、社会性和差异性三个方面集聚效应的再生产，可以赋予产业集群发展能力，强化产业集群发

展韧性。

最后，多元协作型集群式治理模式推动产业集群再发展。集群式治理是推进产业集群再发展的有效

路径，不同的时空条件会推动形成不同的治理模式。既有研究表明，集群式治理模式主要包括自组织型、

中心领导型和多元协作型三种（周泯非和魏江，2010）。其中，自组织型治理模式是产业集群内部形成

自治能力的治理模式；中心领导型治理模式是成熟市场孕育的龙头企业领导产业集群整体转型的治理模

式；多元协作型治理模式是具有权威性的组织有效整合多元主体，并达成集体行动的治理模式。在市场

发育不完善、内部自治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多元协作型治理模式是推动集群式治理的有效模式。周泯非

和魏江（2010）认为，多元协作型治理模式能够充分发挥政府、社会与市场等多方优势，政府或权威组

织的经济调节手段是集群式治理的重要手段，政府部门在产业集群发展中发挥有限度的能动作用（李世

杰，2013）。多元协作型治理模式能够有效应对产业集群内外部困境，通过政府、社会与市场多方互动，

既能够充分利用产业集群既有条件，挖掘内生生长因素，又能够嵌入价值链的“战略性环节”，改变自

身在价值链的嵌入位置和组织方式（文嫮和曾刚，2005），汲取外部资源拓展自身成长空间，从而形成

内外部相互支持的局面，增强产业集群发展韧性，最终实现产业集群再发展。

（二）分析框架

产业集群再发展实际上是集群式治理赋能的结果。面对产业集群发展困境，多元主体利用产业集

群内外部资源实现地理性集聚效应、社会性集聚效应和差异性集聚效应再生产，从而赋予产业集群再

发展能力。其中，地理性集聚效应是指通过充分挖掘与利用地理资源，拓展产业集群空间范围，优化

空间布局，形成产业集群规模效应。这是产业集群再发展的基础条件。社会性集聚效应是指受历史传

统、制度文化和政策等社会因素影响的生产集聚（李二玲等，2012），表现为社会有活力和有序运转

等方面。社会性集聚效应具有巩固地理性集聚效应的作用，能增强主体间的关联性，维系产业集群内

部的正常运转。差异性集聚效应是在创新理念指导下，地方采取差异化发展策略，凸显地方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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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自身影响力，从而吸引外部相关主体或要素汇聚于本地，增加区域内异质性要素注入，并形成正

向循环。差异性集聚效应不仅能为产业集群再发展提供外部资源支持，也是产业集群应对外部竞争的

重要策略。实现三种集聚效应再生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政府、社会与市场多方力量共同

参与，形成多元协作型治理模式，最终达成产业集群再发展的目的。

结合郭家坝镇产业集群再发展实践，本文构建“主体互动－空间调控－赋能集体－聚集创新”的

分析框架，研究地方治理主体通过集群式治理推动产业集群再发展的整体逻辑。集群式治理的关键在

于政府统筹下的多元主体互动达成集体行动，并通过空间调控、赋能集体、聚集创新实现地理性、社

会性、差异性三个维度的集聚效应再生产，以此支持产业集群再发展。

首先，集群式治理是多元主体互动的集体行动。多元主体互动贯穿集群式治理全过程。产业集群

属于复杂体系，有效的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协作完成。产业集群发展离不开政府的作用（阮建青等，2014；

刘蓝予和周黎安，2020），政府是集群式治理的核心。在产业集群发展陷入困境、内生力量不足时，

政府需要及时介入。政府凭借自身力量与组织能力，以行政统筹方式调动和组织各方力量，动员和组

织作为产业集群直接经营者的农户参与其中，并且发挥村社集体作用，通过组织化方式参与集群式治

理实践。同时，产业集群发展离不开技术支持，需要专家团队助力，以技术支撑集群式治理实践。多

元主体互动，最终形成政府统筹下的多元主体的集体行动，强化彼此间的关联性。

其次，空间调控是集群式治理的资源整合机制。产业集群发展需要资源支持，其中，地理资源是

重要的基础性资源。空间调控既是地理资源整合利用的直接措施，又是整合多元主体资源的重要手段。

地理资源整合利用需要多元主体投入相应资源，以此改善地理条件，优化产业区位条件与空间格局，

以空间调控实现多方资源整合。多方资源汇聚于特定地理空间，充分释放地理资源优势和实现相关要

素的地理聚集，发挥产业集群规模效应，实现地理性集聚效应再生产。

再次，赋能集体是集群式治理的内在支持机制。农户具有分散性，缺乏统筹与组织，难以成为集

群式治理的基本组织单元。因此，政府需要对村社集体赋权增能，激活村社集体治理能力，发挥村社

集体统筹功能，以村社为基本单元动员与组织农户，有效整合村社力量，形成组织化参与方式。村社

集体治理能力增强，能够更有效地调动农户参与，活跃社会氛围，增强农户与村社集体的关联性，推

进相关公共物品自我供给，有利于承接和利用外部资源。在赋能集体实践中，地方政府、社会资本和

村社集体等主体在本地汇聚和互动，从而实现社会性集聚效应再生产。

最后，聚集创新是集群式治理的效能提升机制。市场竞争不断塑造地方治理主体能力，引导其采取

治理措施，设计适宜的产业发展战略，学会在市场竞争中“游泳”（刘蓝予和周黎安，2020）。地方治

理主体将市场作为治理效能“检视器”，根据市场竞争结果调整治理行动和采取相匹配的治理措施，其

核心在于聚集创新。为提升地方产业集群的市场竞争优势，地方治理主体将创新发展作为应对市场竞争

的重要措施，强化与专家团队的合作，通过聚集创新构建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和营造地方独特性，吸引外

部资源注入，增加区域异质性要素。创新要素集聚和其他异质性要素汇聚，推动实现差异性集聚效应再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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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一）方法选择与资料收集

本文采取案例研究方法，考察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郭家坝镇脐橙产业集群发展过程，展现以集群

式治理推动产业集群再发展的实践过程。本文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笔者 2022年 5月下旬在秭归县郭

家坝镇进行的为期 20天的田野调查。笔者采取非正式访谈和参与观察等方式，访谈了秭归县农业农

村局与乡村振兴局干部、郭家坝镇的镇村两级干部、村落理事会成员和农户等，并在郭家坝镇的王家

岭村、牛岭村和擂鼓台村进行驻村调查，参观了村庄内农户经营的脐橙园。本文研究资料主要包括访

谈材料、政府提供的相关材料和笔者收集整理的公开报道，这些材料能够全面、真实地反映郭家坝镇

脐橙产业集群再发展的过程。

本文以郭家坝镇脐橙产业集群为案例，有以下原因。

第一，秭归县是山区产业集群发展的代表县。秭归县基于山区资源条件，自 20世纪 90年代开始

发展脐橙产业，在 2004－2009年经历发展低谷期，经过多年调整，实现脐橙产业发展由衰转盛，形

成种植面积 30多万亩、全国唯一的四季均有鲜橙上市的脐橙产业集群。秭归县脐橙产业整体发展成

果显著，在山区产业集群发展方面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第二，郭家坝镇是山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典型镇。郭家坝镇是秭归县脐橙产业的核心产区，其种植

面积和产量均占到全县总种植面积和产量的 1/3，其脐橙产业集群发展历程是秭归县脐橙产业集群发

展的缩影。

第三，郭家坝镇脐橙产业集群发展经验具有较强的可借鉴性。该镇脐橙产业集群的经营主体始终

是小农户，这种经营格局导致的农户分散经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和村社内生力量不足等问题是各地

区乡村产业集群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该案例展现了通过有效的集群式治理实现社会内部整合和促进

产业集群再发展的实践，能够为其他地区乡村产业集群发展与治理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案例介绍

郭家坝镇位于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中部，处于长江畔，2021年全镇辖 20个村、1个居委会，户

籍人口一共有 5.2万人，镇域国土面积 313平方千米。郭家坝镇属于山区，耕地少，土壤贫瘠，不适

宜种植粮食作物，却适宜种植柑橘类作物。改革开放后，农户获得土地经营自主权。受市场影响，农

户最初多种植广柑、罗脐等柑橘品种，随后开始转向种植脐橙，郭家坝镇由此逐渐形成规模化脐橙产

业区。

1.脐橙产业集群发展陷入低谷。在 20世纪 90年代，农户主要种植脐橙，2000年后郭家坝镇脐橙

产业开始规模化扩张，但在 2004－2009年陷入发展低谷期。这是因为：一是山地地理条件束缚。郭

家坝镇处于山地，地表破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脐橙种植较为分散。受山地气候条件限制和 2008

年极端冻害天气的影响，郭家坝镇脐橙产业发展受到巨大冲击。二是社会内部整合不足。农户习惯既

有种植方式，脐橙产业发展缺乏创新，郭家坝镇脐橙生产和销售存在品种单一、扎堆上市和销售艰难

的困境。“当时最好时卖到每斤五毛钱，大多数时期是每斤两三毛钱，当时脐橙送人都不要，干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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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烂在地里。”（ZGC20220521①
）脐橙种植效益低下导致农户选择到外地打工，本地年轻劳动力流

失，再加上社会化服务滞后，加剧了郭家坝镇脐橙产业集群的发展困境。三是市场竞争挤压。在这一

时期，其他脐橙产区崛起，包括江西省赣州市、湖南省新宁县等，机械化、规模化种植使这些产区脐

橙的成本和价格都比秭归县低得多
②
。此外，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外脐橙产品涌入中国市

场，本地脐橙产品很难与之竞争。

2.脐橙产业集群再发展时期。2010年以后，秭归县本地脐橙产业集群发展迎来转机。在专家支持

和科技助力下，秭归县政府立足山地独特资源优势，按照“四季有鲜橙”建设蓝图进行脐橙产业集群

升级。全县根据海拔差异，统一规划“早、中、晚”三类脐橙品种种植区，积极进行品牌建设。同时，

秭归县推进村落建设，多方面构建产业集群再发展的支持体系。郭家坝镇经过多年的努力，成为全国

知名的“四季有鲜橙”脐橙产业区，在 2020年入围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名单。根据郭家坝镇政府提供

的《郭家坝镇镇情简介》，2022年郭家坝镇脐橙种植面积达到 12万亩，年产量为 20万吨，占全县脐

橙产量的 1/3，优品率超过 85%；郭家坝镇共有 16个脐橙专业村，成为全县脐橙产业核心产区之一。

郭家坝镇全镇电商或微商数量达 940家，线上农产品年销售额超 2亿元；共有中小企业 285家、专业

合作社 111家、家庭农场 76家、洗果厂与包装服务厂 25家；有 2家产值达到 5000万元的企业，有 2

家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2家省级示范合作社、5家市级示范合作社和 19家示范家庭农场
③
。郭家

坝镇脐橙产业的经营主体是小农户，相关从业人员有 4万人左右，产生了 5个“亿元村”
④
。该镇脐

橙产业集群再发展是秭归县脐橙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成功的一个缩影。

四、多维并进：产业集群再发展的实践

秭归县推动以“四季有鲜橙”为建设蓝图的脐橙产业集群再发展。郭家坝镇政府积极响应，主要

从整合利用地理资源、强化村社集体力量与重塑产业竞争优势三个方面推进该镇的脐橙产业集群再发

展，主要解决地理资源约束、社会内生力量整合不足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问题。经过多年积累，郭家

坝镇构建了“四季有鲜橙”的脐橙产业集群发展新格局，增强市场竞争优势，推动脐橙产业集群发展

由衰转盛，实现了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目的。本文将郭家坝镇脐橙产业集群再发展的实践概括为“多

维并进”。

（一）地理资源的整合利用

郭家坝镇的脐橙种植规模在 2010年达到顶峰，步入空间资源存量时代。为此，郭家坝镇转向重新

①
括号内为访谈资料编码。访谈资料编码由访谈对象和访谈时间简拼信息组成。例如，“ZGC20220521”代表访谈对象

为周功成，访谈时间为2022年5月 21日。

②
资料来源：《秭归脐橙翻身记 “小脐橙”变身“致富果”》，http://food.china.com.cn/2018-02/28/content_50621276.htm。

③
资料来源：《郭家坝镇镇情简介》，由郭家坝镇政府提供。

④
资料来源：《郭家坝镇镇情简介》，由郭家坝镇政府提供。其中，5个“亿元村”分别为邓家坡村、王家岭村、擂鼓台

村、文化村和郭家坝村。“亿元村”是指脐橙产业年产值达到亿元规模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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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山地地理资源，将山地地理资源转换为产业集群再发展优势。山地空间资源具有垂直地带性分异

的特征，气候条件随海拔升高而存在差异，不同海拔土地有适宜不同植物生长的环境。这为重新整合

利用山地地理资源创造了条件。郭家坝镇根据山地空间资源特征，一方面通过空间规划重新调整脐橙

种植结构和空间布局，并运用空间非均衡性策略，先局部试点脐橙种植，再向全镇推广；另一方面通

过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地理条件，降低山地地理条件约束，推动地理资源的整合利用。

1.重新挖掘地理资源优势，并进行空间规划。“我们能够形成‘四季有鲜橙’格局，关键在于充

分利用地理资源，这归功于政府与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的专家团队长期保持合作，特别

是要感谢章文才、邓秀新等专家。”（ZMX20220524）专家团队经过实地调查，发现在三峡库区气候

调节的作用下，秭归县存在海拔 650米以下的“无霜冻带”。专家团队充分挖掘和利用秭归县山地空

间资源，结合全国脐橙产业发展情况，提出脐橙种植空间格局的调整方案，即“早熟上山去，晚熟下

山来，中熟摆中间”
①
。同时，专家团队攻克一系列山地种植晚熟脐橙技术难题，保障山地资源有效

利用。在专家团队支持下，郭家坝镇政府按照“带状布局，错峰上市”的思路，根据海拔落差和区位，

统一规划“早、中、晚”三类脐橙品种的产业集聚带：在海拔 300米以下的低山峡谷种植以伦晚脐橙

为主的晚熟品种；在海拔 300米到 500米的中高山地带种植以夏橙为主的中熟品种；在海拔 500米到

700米的高山地带种植早熟品种，主要包括九月红、纽荷尔等
②
。郭家坝镇脐橙产业集群重点布局在镇

域内 348国道和 255省道沿线。通过重新进行空间规划和调整脐橙种植品种结构，郭家坝镇脐橙产业

发展呈现分层分带特点，形成“早、中、晚”三类脐橙品种并立的局面。

2.运用空间非均衡性策略。“我们镇种植 10多万亩，这么大规模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完成转

型升级，不可能强制农户来做，那是要出问题的，并不是所有的农户都会积极配合的，怎么办？我们

就采取以点带面、示范推广的策略。”（ZMX20220524）以点带面是指郭家坝镇政府运用空间非均衡

策略，既保障脐橙种植规模不减少，又有序推进脐橙产业转型升级。郭家坝镇政府先在少数村落试点

脐橙种植结构调整工作，形成示范效应，然后带动全域脐橙产业转型升级。比如，邓家坡村最早开始

种植伦晚品种脐橙，成为郭家坝镇首个“亿元村”，其他村庄农户纷纷跟进，从而推动伦晚品种脐橙

种植规模扩大和脐橙产业转型升级。在推进脐橙品质提升工作时，郭家坝镇采取以奖代补方式，选择

基础较好的王家岭村、擂鼓台村等村庄进行试点，并在 16个脐橙专业村各建立 1个示范园，在“十

三五”期间通过示范推广改造脐橙园的面积达 3.8万亩。

3.基础设施建设。郭家坝镇政府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脐橙种植生产条件，降低地理条件

对脐橙产业发展的影响。“我们的脐橙产业发展受山地条件限制，早期交通不便利，出行非常困难，

必须持续进行基础设施建设。”（ZGX20220525）第一，郭家坝镇政府争取自上而下的项目资源，推

动国家级、省级和村级等不同等级道路的建设，逐步完善区域内外交通网络，初步形成“十字+半环+

①
资料来源：《六十载写就橘颂新篇章——华中农大四代科学家秭归接力启示录之一》，http://news.cyol.com/gb/articles/

2023-11/14/content_zxdgmXTYlq.html。
②
原定脐橙种植最高海拔为 600米左右，但实践中农户通过探索将脐橙种植最高海拔提高到 7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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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状”的山地路网骨架。郭家坝镇政府采取“公助民建”方式，动员农户参与果园生产路网、水利设

施等领域的建设，全镇建设造价每千米 1万元的轨道运输线路 260多条，兴修水池，铺设浇灌管网。

第二，郭家坝镇政府推进线上电商网络设施建设，全镇共设立 600多家电商服务点，并建设多功能一

体性电商综合园区，保障农产品向全国输送的能力。农民借助电商网络扩大产品销售渠道，使得“今

天在树上，明天在路上，后天在舌尖上”
①
的情形成为常态。郭家坝镇政府提出，到 2025年全镇将拥

有优质电商卖家 2000家以上，建设三峡库区电商物流小镇。基础设施建设便于小农户对接大市场，

小农户借助电商网络跨越地理边界，直接与消费者对接。

综上所述，地方政府与专家团队长期合作，重新挖掘和利用地方地理资源优势，并通过合理进行

空间规划、运用空间非均衡性策略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山区生产环境，弱化山地条件约束，充

分利用空间资源，推进“早、中、晚”三类脐橙品种的布局调整，既优化了脐橙种植空间结构，又增

加了脐橙种植面积和产区总产量，保障一年四季都有鲜橙上市。

（二）村社集体力量的强化

经历多年发展，郭家坝镇脐橙产业集群高度嵌入地方社会体系，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村社集体是产

业集群发展的基础组织。随着社会变迁，人口、资源等相关要素向城市流动，村社面临资源不足问题，

组织涣散，内部整合能力削弱，难以有效引导和组织分散农户以支持产业集群再发展。尤其是在产业集

群发展陷入低谷时，脐橙产业经济效益降低，农户种植脐橙难以维持家庭生计，从而加速本地农户向外

流动，弱化脐橙产业集群发展的内在推力。因此，在脐橙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郭家坝镇重点强化村社

集体力量，提升村社集体统筹功能，将分散农户组织起来，以组织化方式参与产业集群再发展。

1.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明晰产权。郭家坝镇在 2015－2020年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收

回因各种原因被个人占有的集体土地，明晰土地的权属关系，建立农村集体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如

2019年头道河村经过前期摸底调查，依法收回 312.44亩集体土地，然后在 2个月内通过竞租发包的

方式发包 285块 125.44亩土地，签订土地流转合同 90份，村集体每年可增收 9万元
②
。擂鼓台村清

理违约合同 36份，收缴历史欠款 53356元。经过村民代表大会商定，擂鼓台村确立新的土地承包程

序，即按照每年每亩 500～800元的价格出租土地，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土地流转受村集体和村民的

监督
③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增加了村集体收入，也增强了村集体的权威。同时，清晰的产权规则

能够赋予村集体调控能力，村集体可以依据制度规则化解村民之间的产权纠纷和矛盾，从而塑造新

的社会秩序。

2.治理单元改革增强村社集体治理能力。2012年，秭归县推行以“幸福村落”为核心的治理单元

①
资料来源：《不做都市打工人 回村做个新农人 秭归脐橙亿元村迎回大批“80”“90”后》，http://www.yichang.gov.

cn/html/zhengwuyizhantong/zhengwuzixun/jinriyaowen/2021/0407/1030600.html。
②
资料来源：《乘改革东风，破发展难题——秭归县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典型经验摘编》，由秭归县农业农村局提供。

③
资料来源：《学典型、破难题，清违纠偏显活力——秭归县农村集体“三资”合同清违纠偏典型经验摘编》，由秭归

县农业农村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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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实践，增强村社集体的治理能力
①
。为此，郭家坝镇政府重新划分村级自治单元，以村落为村级

治理的基本单元，全镇共建立 235个村落，每个村落规模控制在 50户左右，并建立“两长八员”
②
干

部队伍，由此村级治理形成“双线运行、三级架构”的治理架构
③
。在这一治理体系中，村落与行政

村合理分工又密切协作，提升整体村级治理能力。村落理事会作为村落集体自治组织，享有自治权，

负责村落内部治理事务，有效动员和组织农户，推进集体行动达成。而行政村发挥统筹协调功能，既

要承接自上而下的治理任务，又要调动各村落的积极性。二者合力推进支持产业集群发展的公共事务

治理，包括化解内部矛盾、维护村庄良好秩序、实现公共服务的自我供给、保障输入性项目落地等。

如 2020年擂鼓台村八村落共有 43户农户，筹资 48万元修建田间道路；百日场村 2013年筹资 200多

万元，内部调整 30亩土地，修通 18条共 23千米的田间道路。2017－2020年，郭家坝镇的 12个村依

靠集体筹资 1000多万元，修建 47.96千米的田间道路。

3.民主协商制度建设促进农户参与集体事务。郭家坝镇通过村落夜话、屋场会、村落理事会和村

民代表大会等形式，构建农户参与集体事务的平台，拓展农户协商渠道，鼓励农户参与村庄自治。最

典型的例子就是村落夜话。郭家坝镇各村落不定期举行村落夜话，规模可大可小，无场地限制，时间

一般在傍晚或晚上，既不耽误农时，又增进农户对彼此的了解。村落夜话的话题多样，既可以是日常

生活琐碎事务，也可以是村庄公共事务，如农户协商修建生产道路等。村落夜话的组织者包括农户、

村干部和镇政府工作人员等。“自从有了村落夜话，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聊天，讨论村落中的事物，反

正不耽误干活，便利得很，我们也乐意参加，这样的方式，我们能够及时了解村落内的事情，需要修

路、修水利等事情，我们就讨论，有时候还会吵起来，吵吵也好，对解决事情有帮助。”（TY20220530）

民主协商制度建设促进了农户参与集体事务，提升了集体认同和归属感，增强了集体凝聚力，有利于

达成集体行动以支持集群式治理。

郭家坝镇政府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治理单元改革和民主协商制度建设，增强了村社集体治理

能力与统筹功能。这有利于村社集体发挥自主性与能动性，将分散农户动员与组织起来，以组织化方

式参与产业集群发展实践，营造有活力的社会氛围，保障产业集群有序发展。

（三）产业竞争优势的重塑

地方差异性已经成为产业集群竞争最重要的因素（梁琦，2010）。全国各地脐橙产区崛起，如赣

州市举全市之力发展脐橙产业，创建“赣南脐橙”品牌，冲击秭归县本地脐橙产业。因而，重塑地方

①
资料来源：《关于创建“幸福村落”试点工作的意见》，由秭归县农业农村局提供。

②
“两长”是指党小组长、村落理事长，“八员”是指经济员、宣传员、帮扶员、调解员、管护员、环卫员、张罗员和

监督员。

③
“双线运行、三级架构”的治理架构：以“村党组织－村落党小组－党员”为主线的党建工作体系，以“村委会－村

落理事会－农户”为轴线的村落群众自治体系。资料来源于《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组织构架和工作职责》，由秭归

县农业农村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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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市场竞争优势，形成区别于其他产区的地方产业差异性，是实现产业集群再发展的重要内容。为

此，郭家坝镇通过科技创新、地方形象符号化和优化市场环境等方式，重塑产业竞争优势。

1.科技创新。郭家坝镇政府利用县政府与专家团队长期合作的契机，通过科技创新推动脐橙产业

集群特色化发展。一是推动种植技术革命与品种更新。郭家坝镇政府与华中农业大学专家团队合作建

立研究基地，开展脐橙种植新技术、新品种更新等实验，先后建立邓家坡村伦晚脐橙精品示范园、擂

鼓台村产学研合作基地、烟灯堡村智慧示范园和王家岭村宗橙示范园等。郭家坝镇注重脐橙产业集群

特色化发展。“我们镇重点发展九月红、伦晚脐橙品种，突出一早一晚的特色，涌现一批明星村，如

邓家坡村为晚熟脐橙亿元村，王家岭村为长红第一村，熊家岭村为九月红精品村等。”（GCR20220527）

二是采用新技术提高产业服务能力。“我们镇在全县率先使用一些新技术服务于产业发展。”

（GCR20220527）如郭家坝镇率先采用由华中农业大学科研团队设计的果园单轨运输机，并在全镇推

广。王家岭村和擂鼓台村最先使用农用无人机进行植保飞防作业、运输脐橙等，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

三是培育本土技术型人才。截至 2023年，郭家坝镇初步建立了脐橙专业性人才队伍，其中，县级认

定的脐橙种植系统传承人 5人，“土专家”“田秀才”共有 120人，有 170人拥有初级、中级农民技

术职称
①
。

2.地方形象符号化。地方形象符号化是一种地方身份的识别机制，以区别于其他产区，提高地方

宣传效果。郭家坝镇采取多种方式进行符号化创建与宣传。一是“四季有鲜橙”的符号化。“春有伦

晚，夏有夏橙，秋有九月红，冬有纽荷尔，一年四季有鲜橙”
②
。这些不仅是便于传颂的宣传口号，

更是本地脐橙产业集群的形象符号。二是使用区域公用品牌与创建细分品牌相结合。郭家坝镇统一规

范使用“秭归脐橙”公用品牌，维护好“秭归脐橙”品牌形象，并鼓励相关主体创设细分品牌，如擂

鼓台村注册“擂冠”品牌，提升细分品牌辨识度。三是积极争取各项荣誉称号，提升地方知名度，加

大宣传力度。郭家坝镇积极争取全国性荣誉称号，如全国优质脐橙生产龙头乡镇、全国农业产业强镇

等；用足“一村一品”政策，成功创建 5个“亿元村”，并借助媒体力量，增加地方曝光度；吸引网

红直播卖货，成为网红打卡地；选送本地脐橙产品参加相应赛事，如 2022年伦晚脐橙分别在湖北省

以及宜昌市优质晚熟脐橙评鉴活动中获金奖。四是打造地方“文旅名片”。郭家坝镇政府推进农业、

文化和旅游等多元业态融合发展，以自身 12万亩脐橙为基础，挖掘脐橙景观、历史文化、童庄河流

域景观等资源，打造峡江风情小镇和百里脐橙观光走廊等。同时，郭家坝镇自 2016年起连续举办脐

橙开园仪式活动、“橙王”大赛等，增强人们对当地形象的认知，构建地方宣传的靓丽名片。

3.优化市场环境。为了增强脐橙产业集群竞争优势，郭家坝镇政府依托本地脐橙产业规模优势，

增强服务市场主体的能力，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产业市场竞争力。郭家坝镇政府先后引进盒马生鲜、

农夫山泉和百果园等大型企业，增加脐橙销售渠道。郭家坝镇政府实施“让在外优秀人才回归工程”，

①
资料来源：《郭家坝镇镇情简介》，由郭家坝镇政府提供。

②
资料来源：《【破冰与突围·县（市、区）委书记全媒体纵横谈】秭归县委书记杨勇——“橘颂”今朝谱新篇》，

http://news.cnhubei.com/content/2021-12/05/content_142989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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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王家岭村的青年团队创办湖北三峡辰龙果蔬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补齐脐橙产业链加工环节。

同时，郭家坝镇政府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建设综合性仓储冷链物流交易中心、江南脐橙采后加工营销

中心等。全镇的市场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到 2023年，全镇共有 25家服务性企业、5000多家市场主体，

从事采果、脐橙搬运和农资销售等社会化服务的人员超过 400名。各个村落都有专门负责对接外地客

商的“代办”，新兴的电商、微商主体有 940多家。脐橙产业的规模优势和较为完善的服务体系，显

著降低了交易成本，吸引了全国各地客商到当地采购。如一位外地客商所说：“本地有规模优势，而

且很方便，我们联系好代办，到洗果厂分选包装，转车运到河北，这个点我们经常来采购。”

（ZLB20220526）随着相关主体与要素在当地聚集，郭家坝镇成为重要的脐橙产品交易中心。这进一

步扩展了郭家坝镇脐橙产业市场规模，巩固了郭家坝镇作为秭归县脐橙核心产区的地位。

面对外部市场竞争压力，郭家坝镇在创新理念指导下，采用差异化发展策略，增强自身市场竞争

优势，以科技助力地方产业集群特色化发展，并且通过地方形象符号化、优化市场环境，为特色化发

展创造有利环境，从而扩大脐橙产业集群知名度与影响力，增强地方吸引力，吸引相关主体和要素在

本地集聚，进一步增强本地脐橙产业竞争优势。

五、集群式治理：乡村产业集群再发展的逻辑

郭家坝镇通过整合利用地理资源、强化村社集体力量与重塑产业竞争优势，推进脐橙产业集群再

发展。脐橙产业集群再发展的关键在于有效的集群式治理实践，主要依赖于政府统筹下多元主体互动

达成集体行动，从而推进多要素整合，以此实现地理性、社会性与差异性三个方面的集聚效应再生产，

促进产业内外部要素集聚，保障产业集群再发展。

（一）多元主体互动下的集体行动

产业集群是规模庞大且复杂的产业体系，地域范围较广。在产业集群发展面临内外部困境时，实现

产业集群再发展需要政府、村社集体、农户、专家团队和市场主体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因此，集群

式治理必然是多元主体互动达成的集体行动，并且这一集体行动贯穿于产业集群发展与治理的全过程。

1.主体互动塑造集群式治理共同体。集群式治理推动产业集群转型，涉及诸多环节和主体，属于

系统性工程，需要多元主体发挥各自优势，协作完成。其中，政府扮演关键性角色，政府统筹各主体

间的互动，推动形成集群式治理共同体。集群式治理共同体是指为多元主体获取更多产业集群利益而

共同应对产业集群发展中的内外困境，从而形成达成稳定合作的综合体。

第一，产业集群利益是多元主体互动的基础。集群式治理共同体以获得产业集群利益为目标，产

业集群利益越多，越有助于达成多元主体合作。对政府而言，产业集群发展是政府践行服务型政府理

念、有效回应社会需求的主要措施，也是展示地方政府政绩的窗口，有利于地方获取更多项目资源或

领导干部晋升；农户是脐橙产业集群的直接经营者与发展的直接获益者，脐橙产业收入是农户重要的

生计来源；产业集群发展是保持村社集体活力的经济基础；专家团队的科研活动需要在一线场域展开，

产业集群发展效果是其科研成果效果的体现；市场主体则依靠脐橙产品直接交易或间接服务获取产业

集群利益。本地脐橙产业集群持续发展，能够为各主体创造更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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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集群式治理共同体维系的关键在于政府统筹作用的发挥。政府作为集群式治理中的权威性

组织，依靠自身权力与资源，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通过行政统筹机制实现多元主体

协作。政府与专家团队保持长期合作，为脐橙产业集群发展构建产学研支持体系。政府与村社集体、

农户有效合作，一方面依靠党组织自上而下地组织村社集体参与集群式治理实践；另一方面通过社会

动员方式，如治理单元下沉改革，赋权村社集体，增强村社集体治理能力，或通过利益诱导方式带动

农户参与集群式治理实践。政府遵循市场规则，根据市场竞争反馈情况提升产业集群治理效能。由此，

在政府行政统筹下，村社集体和农户积极参与，专家团队提供技术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并提

供市场反馈，多元主体协作，保持集群式治理共同体有效运作。

2.集体行动的效应。在实践中，集群式治理共同体受产业集群利益驱动，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

及时更新发展目标，营造新的共识，强化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有效促进集体行动。一是集体行动共

识更新。在产业集群发展面临危机时，秭归县与郭家坝镇政府根据脐橙产业发展情况，结合专家团队

的意见，以整合利用山地地理资源为出发点，重新确立脐橙产业集群发展方向与思路，提出构建“四

季有鲜橙”的脐橙产业集群发展战略，以此作为集群式治理目标，并且通过法定程序将其确定为顶层

政策，成为各主体行动的共识，推进脐橙产业集群再发展。二是集体行动自我激励。多元主体共同参

与集群式治理，其成果由共同体成员共享，又进一步激励集群式治理共同体的合作行动，强化主体间

的互动。三是集体行动规则的生成。多元主体在长期行动中逐渐形成大家认可的规则与秩序，促使共

同成员遵循规范，保障了产业集群的整体利益。例如，政府规范产业集群内品牌商标使用，村社内部

形成有效舆论规制成员违规行为等。多元主体互动实现集体行动，成为集群式治理的行动基础。

（二）空间调控下的地理性集聚效应再生产

地理资源不仅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初始条件，也是其再发展的重要基础资源，更是地理性集聚效应

再生产的物质要素。由于本地脐橙产业集群是在山地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自然地理条件构成产业集群

发展的制约因素，如山区地势崎岖、中高山地区气温偏低等。同时，秭归县脐橙产业集群发展已经有

一段时间，受农户原有种植理念与习惯影响，秭归县脐橙产业集群发展面临地理资源利用格局固化、

地理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种植空间基本定型、脐橙果园老化和农户种植规模较小等问题，影响农户收

益。二者共同影响产业集群再发展，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因此，重新整合利用地理资源，优化脐橙

种植空间，成为集群式治理的重要内容。地方治理主体通过空间调控方式实现全域范围内脐橙种植结

构和空间的调整，为地理性集聚效应再生产创造有利条件。

1.空间调控是集群式治理的资源整合机制。空间调控是一种实现地理资源有效整合利用的实践策

略，治理主体可以根据环境变化优化地理空间结构与功能，提高整体利用率，将劣势地理条件转变为

产业发展资源优势，为产业集群发展营造有利条件。空间调控是集群式治理的具体实践策略和资源整

合机制：第一，空间调控是地理资源整合工具。地理资源是辖区政府治理的重要基础性资源。政府将

空间调控作为直接调控工具，通过重新规划地理资源利用空间格局和重构整体空间结构与关系，提高

地理资源利用效率。如秭归县政府确定“四季有鲜橙”的脐橙产业集群发展战略，重新布局脐橙产业

发展空间，划定不同海拔种植区域，分区分层发展脐橙产业集群，实现脐橙品种更新与多样化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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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空间调控是资源统筹整合的重要媒介。以空间调控实现地理资源整合利用，需要基础设施

等配套资源支持，通过改造地理条件满足生产需要。这需要具有统合能力的政府通过空间调控，统合

集群式治理资源投入特定地理空间，保障空间调控目标的实现。一方面，地方政府统合政府内部资源。

秭归县政府除了动员各部门资源外，还自上而下地进行科层动员，调动郭家坝镇政府的积极性。郭家

坝镇政府根据自身条件与资源禀赋，持续推进空间调控实践，不断优化该镇脐橙种植结构。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统合专家团队资源和社会资源。空间调控涉及脐橙种植结构调整、品种更新和适宜种植区域

扩展，这些都离不开技术支持。地方政府与专家团队长期保持密切合作，专家团队研发与培育新的脐

橙品种，攻克脐橙种植难题，以此有效利用山地地理资源。同时，地方政府通过强化村社集体力量，

提高村社集体统筹能力，有效动员与组织农户参与空间调控实践，最终实现农户与地理资源关系的再

调整。地方政府统筹整合政府、科研与社会等资源，通过空间调控改善整体生产条件，优化区位环境，

提升本地地理优势。

2.地理性集聚效应再生产。空间调控能够实现地理资源的充分利用，重构地理空间，进一步释放

本地地理资源优势。一是空间调控集聚了数量较多的农业经营户。得益于整体生产条件改善与技术支

持，农户能够有效利用潜在地理资源，适度扩大种植面积，实现多品种经营，提高农户收益，使更多

农业经营户在本地集聚，维系产业整体经营秩序稳定。二是空间调控提高了脐橙种植规模。空间调控

能够有效利用山地地理资源，优化脐橙种植品种结构，形成不同品种脐橙种植带，优化种植空间结构，

扩大种植面积与脐橙产量，营造独特的“四季有鲜橙”脐橙产业集聚发展格局，形成一个恒定的鲜橙

供应产地。三是空间调控集聚了多类型产业组织。空间调控优化本地的区位条件，推动本地发展脐橙

种植示范园、物流园区、服务型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电商小镇等，形成专业化与多样化发展并存

的局面，并且依靠地理邻近优势，增强彼此间互动。

地方治理主体通过空间调控整合利用地理资源优势，促使本地集聚一定数量的农业经营户、提高

脐橙种植规模、集聚多种产业组织形式，实现了地理性集聚效应再生产。地理性集聚效应再生产又进

一步深化了产业集群各主体对地理空间的开发与利用，为产业集群再发展提供基础性资源。

（三）赋能集体下的社会性集聚效应再生产

集群式治理需要激活与调动村社集体和农户力量。农户具有分散性，以个体身份参与产业发展，

不仅会增加整体治理成本，还容易出现“一窝蜂”式盲目发展，破坏产业集群的有序发展。集群式治

理需要整合分散农户，以组织化方式推进，而村社集体是农户组织化的最合适的单位。既有研究表明，

村社集体作为重要力量，是村社型产业发展与治理的内在动力（陈靖和冯小，2019）。村社集体连接

农户与政府，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村社集体既是组织农户的基本单元，又是农户共享集体

福利的基本单位，二者之间存在内在的利益关联性；另一方面，村社集体具有统筹功能，能够对接外

部输入的资源，将其转化为组织资源。因此，集群式治理通过赋能村社集体，整合与调动村社内部相

关资源，推进社会性集聚效应再生产。

1.赋能集体是集群式治理的内在支持机制。发挥村社集体统筹功能和治理能力有助于集群式治理

向基层延展。在后税费时代，村社集体面临治理资源流失、村社集体组织涣散、村社治理行政化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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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权弱化等问题，难以应对日益增多且复杂的治理事务，抑制其统筹功能的发挥。秭归县采取赋能集

体方式，解决村社集体治理困境，以提高村社集体治理能力与统筹功能。一是制度赋能。秭归县政府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治理单元下沉改革和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建设等，以制度化方式赋予村社

集体自治权和治理能力，强化村社集体治理能力和统筹功能。二是政策赋能。政府借助“一村一品”、

“一事一议”、脐橙示范村和示范园建设等政策，提高村社集体参与集群式治理的积极性，鼓励村社

集体先试先行，赋予村社集体一定发展自主权。三是主体赋能。一方面，通过党建引领方式发挥基层

党组织统领村社全局的作用与产业引领功能，如擂鼓台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另一方面，在治理单元

下沉改革中，将社会精英与能人吸纳进“两长八员”干部队伍中，实现治理主体的社会性权威与组织

性权威的有效融合。

具有能动性的村社集体，借助自上而下的赋能来增强自身权威性与行动合法性，更为有效地动员

与组织分散农户，以组织化形式参与集群式治理实践。一是村社集体干部示范引导。村社集体干部是

产业集群发展的带头人和引导者，能够将自上而下的政策与乡土规则有效结合，并有效嵌入村社社会。

在新技术引进、新品种推广等工作中，村社集体干部常常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农户参与，降低政

策执行难度。二是发挥村社集体的统筹功能。村社集体发挥统筹功能，将分散农户动员与组织起来，

在撬动社会内部资源的同时，有效对接外部输入资源，实现资源整合和公共服务自我供给，减少对政

府的依赖。村社集体权威性的增强，有利于保障村社集体舆论、规则、共识和秩序有效运转，降低“公

地悲剧”发生的可能。三是村社集体与上级政府密切互动。村社集体是基层治理的末梢，是国家力量

与政府力量嵌入乡村社会的有效组织形式。村社集体干部分散于村社场域中，与农户互动，能够及时

掌握农户动态并向政府反馈，形成上下联动，保障产业政策与公共事务有效执行。

2.社会性集聚效应再生产。村社集体是集群式治理的基本单元，通过赋能集体激活并提高村社集

体治理能力的过程，是推进社会性集聚效应再生产的过程。一是政策资源集聚。产业发展、村社治理

等相关政策向本地倾斜，为村社集体与农户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二是社会资本集聚与积累。产业集

群发展能够吸引能人与精英从事脐橙产业。拥有一定经济资源的农户、能人和精英留在本地，他们的

关系资源和社会资本也留在本地，不断累积，丰富村社集体治理资源，支持产业集群发展。三是引领

型村社集体涌现。村社集体具有一定自主性，如果村社集体积极争取外部资源，率先应用新技术、新

品种和新理念，促进脐橙产业发展，则村社集体可能逐渐成为脐橙产业集群内的引领型村社集体。郭

家坝镇的邓家坡村、擂鼓台村和王家岭村等“亿元村”引领全镇脐橙产业集群发展，重塑集群内部分

工，避免内部趋同化发展，营造适度竞争的氛围，规避“技术锁定”陷阱，成为引领型村社集体。

通过赋能集体增强村社集体治理能力，既能够有效动员和组织农户，实现村社力量整合，调动村

社内部资源，又能够推动产业发展，对接自上而下的资源，增强农户与村社集体的社会资本，形成富

有活力与吸引力的地方社会，从而以村社集体为载体推进社会性集聚效应再生产。社会性集聚效应再

生产又进一步赋予村社集体发展能力，强化产业集群内部主体关联性与内部资源供给。

（四）聚集创新下的差异性集聚效应再生产

市场处于开放状态，产业集群发展必然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各地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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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交流能力增强，产业发展经验得以在不同地方复制与推广。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受财税收益驱动或

领导干部晋升激励机制影响（周黎安，2007），大力推动产业发展，甚至展开逐底式竞争（陶然，2022）。

上述因素大大增加了市场的竞争程度，导致产业同质化发展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地方产业集群发展

需要构建自身独特性，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地方治理主体关注创新发展，采取差异

性发展战略（高菠阳和刘卫东，2016），成为产业集群应对市场竞争的重要策略。地方治理主体塑造

地方产业集群竞争优势，吸引更多外部主体与异质性要素汇聚，保障产业集群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

位置，促成差异性集聚效应再生产。

1.聚集创新是集群式治理的效能提升机制。地方治理主体在市场竞争中逐渐了解市场运作规则，

并意识到创新是产业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聚集创新成为地方治理主体为应对市场竞争而采取

的适应性策略。地方治理主体通过塑造地方产业独特性，迎合市场需求，提升集群式治理效能，使地

方产业集群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经过多年发展，江西省赣州市、湖南省新宁县等脐橙产区崛

起，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脐橙市场，对秭归县脐橙产业集群发展形成冲击。这促使秭归县政府实施以“四

季有鲜橙”为核心内容的创新发展战略，并积极推动各乡镇政府、村社集体与专家团队展开合作。

一是以创新发展战略为导向。秭归县政府研判和分析全国脐橙产业发展情况，明确本地脐橙产业

发展定位。在此基础上，郭家坝镇聚焦于“一早一晚”脐橙品种，打造集农业生产、研发推广和农旅

体验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四季有鲜橙”脐橙产业示范区。二是以地方特色吸引创新资源注入。郭家坝

镇政府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不断完善市场服务体系，增强本地脐橙产业市场竞争优势，提升地方知

名度与影响力，以吸引市场主体进入。郭家坝镇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完善脐橙产业链，又通过以商招商

方式吸引更多市场主体进入本地，扩大地方市场，以吸引更多异质性要素进入，促进产业集群创新发

展。三是村社集体营造有利于创新发展的社会环境。村社集体是脐橙产业集群的重要行动者，能够主

动对接外部资源，尤其是能够与专家团队进行有效合作，为科研实践提供良好环境。如村社集体提供

科研实践基地，提高科研效能。同时，村社集体借助科研力量，推动科研成果有效转化，从而推进脐

橙产业转型升级。四是以市场检视集群式治理效能。脐橙产业集群式治理的效果主要体现为市场反馈，

具体体现为产业集群的市场竞争力。地方治理主体根据市场竞争情况不断调整治理措施。激烈的市场

竞争使地方治理主体行为受到约束（周黎安，2018），地方治理主体需要遵循市场规律，采取创新发

展措施，提高集群式治理的效能，保障产业集群发展活力。

2.差异性集聚效应再生产。受外部竞争压力影响，地方治理主体关注创新发展，不断提升集群式

治理的效能，增强地方异质性，有助于差异性集聚效应再生产。一是集聚科技要素。秭归县的县乡两

级政府注重创新发展，强化政府、村社集体与专家团队合作。专家团队为产业集群再发展提供技术支

撑；村社集体为科研实践提供保障，提高技术嵌入乡土社会的能力；政府提供资源、政策等方面的支

持。三者密切配合，不断提高脐橙产业集群的技术含量，使得秭归县成为全国脐橙产业的重要科研基

地。如秭归县政府设立了秭归县柑橘良种繁育中心、三峡库区脐橙综合试验站和院士工作站等，郭家

坝镇政府先后建立邓家坡村脐橙培育实验基地、擂鼓台村产学研合作基地等。科技要素汇聚，提高本

地脐橙产业集群在全国脐橙产业中的地位，成为突破“技术锁定”的关键，促使本地脐橙产业集群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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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为技术密集型产业集群。二是集聚诸多共生性要素。“四季有鲜橙”成为秭归县脐橙产业的独特名

片，产业集群特色鲜明，具有明显标识性，能够为市场所感知，吸引外地客商与相关服务组织入驻本

地，并推动相关产业发展。这推动脐橙产业链条不断完善，产业规模逐步扩大，社会网络逐步拓展，

产业集群共生生态得以构建。

异质性要素聚集推动同一空间中乡土性、市场性和科技性的混合。多元主体互动，形成一个集科

研、生产和交易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产业集群，以此实现差异性集聚效应再生产。差异性集聚效应再

生产吸引更多异质性要素汇聚，增强产业集群内外部联动性，为产业集群再发展提供更多外部性资源。

六、结论与讨论

产业集群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特别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集群发展关系地方经济发

展和乡村全面振兴。产业集群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因市场竞争激烈、创新能力滞后等原因而

面临衰退，影响地方社会稳定，不利于乡村产业振兴。因此，需要立足既有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推

进集群式治理。

本文从产业集群发展过程的视角，以集群式治理为核心概念，构建“主体互动－空间调控－赋能

集体－聚集创新”的分析框架，采取个案研究方法，以郭家坝镇脐橙产业集群发展为案例分析该镇以

“四季有鲜橙”为核心的脐橙产业集群发展过程，展示集群式治理的内涵和实践逻辑。郭家坝镇脐橙

产业集群发展因为外部竞争压力大、内生力量不足等原因而陷入困境。地方政府积极介入产业集群发

展，通过重新利用地理资源、强化村社集体力量与重塑产业竞争优势，成功构建“四季有鲜橙”脐橙

产业集群发展新格局，实现脐橙产业集群发展由衰转盛。郭家坝镇脐橙产业集群再发展的实践表明，

产业集群再发展的核心在于有效的集群式治理实践。集群式治理是地方治理主体应对产业集群发展困

境而采取的治理模式，是对产业集群发展的整体性调整，以实现集聚效应再生产。这需要政府、村社

集体、农户、专家团队和市场主体等多元主体的互动和协作。多元主体互动形成集群式治理共同体，

政府统筹维系其有效运转，保障多元主体达成集体行动。在此基础上，多元主体共同推进集群式治理，

通过空间调控充分利用地理资源和整合相关资源，改善地理条件，释放地理资源优势，实现地理性集

聚效应再生产，为产业集群再发展提供基础性资源；通过赋能集体机制有效整合村社集体内部力量，

组织和动员农户，增强村社集体治理能力，促使社会性集聚效应再生产，强化产业集群内部主体关联

性与内部资源供给；通过聚集创新机制有效应对外部竞争压力，提升产业竞争优势，增强异质性要素

吸引力，推动差异性集聚效应再生产，为获取外部主体与资源支持提供支撑。有效的集群式治理实践

能够保障三方面集聚效应的再生产，使得内外部相关主体与要素进一步集聚，支持产业集群再发展。

本文的政策启示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集群式治理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统筹功能。集群式治理需要

政府介入，尤其是在产业集群内生力量不足、市场发育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需要积极干预产业集群发

展，基于产业发展整体情况和产业优势，确定产业发展方向，形成发展共识，制定相应规划与配套政策

措施，通过行政统筹方式统合科层内部资源，通过赋能方式激活村社集体、调动社会力量。二是集群式

治理需要发挥村社集体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村社集体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能够有效组织农户以达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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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合作，形成自我服务能力，以组织化方式参与集群式治理实践，降低治理成本。因此，一方面，需要

自上而下地赋能村社集体，在制度层面赋予村社集体相应自治权，强化村社集体的集体性；另一方面，

要以村社集体为资源承接主体，增强村社集体的资源统筹分配能力，撬动村社内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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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Governance: The Practical Logic of Rural Industrial
ClusterRedevelopment

Lei Gui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vitalize rural industries, but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aces many challenges. This paper takes cluster governance as the core concept, construct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ubject

interaction-spatial regulation-collective empowerment-gathering innovation”, and adopts the case study method to take the

development of umbilical cord orange industry cluster in Guojiaba Town as an example to elaborate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the

town’s redevelopment with “fresh oranges in all seasons” as the core and its governance logic.Whe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s is faced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fficulties, the main body of local governance realiz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 development from decline to prosperity by integrating and utilizing geographic resources, strengthening the collective

strength of village communities, and reshaping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the industry. The case shows that the key to the

re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al clusters is effective cluster governance, which includes government coordination,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village communities and farmers, support from expert teams, and feedback from the market. Among them, the

cluster governance community is generat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which realizes the reproduction of geographic

agglomeration effect through spatial regulation,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agglomeration effect through empowerment of the

collectiv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differentiated agglomeration effect through aggregation of innovations. It promotes the

agglomerationof relevant internal and external subjects and factors, thus promoting the re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s.

Keyword: Industrial Clusters; Cluster Redevelopment;ClusterGovernance;AgglomerationEffect;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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